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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１９７８年，我２９岁。这一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随蒋孟引先生读英国

史，开始了我的研究生学习。

两年前，“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烽火硝烟终于在中国

大地上慢慢消散，全国人民松了一口气。此后不久，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大学也

全面招生。我当时非常兴奋，希望能考上大学，好好读书，接受一次真正的大学

教育。

但我很快就失望了，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我没有报考资格。我从１９７３年起

当过“工农兵大学生”，就算已经上过大学了，因此没有必要再上第二次。

我觉得很委屈，谁都知道“工农兵大学生”是怎么回事，我一直不认为我上

过大学。１９７３年，张铁生大闹考场。那一年，全国有很多知青参加了一场考试，

那是“文革”期间唯一的一次“高考”。“张铁生交白卷”成为一个政治事件，此后

就有很多省份取消了录取结果，以此来杜绝“修正主义的猖狂反扑”。但江苏省

没有推倒重来，于是我就以“一县状元”的身份走进南京师范学院，开始了我

的“上、管、改”①生活。不过“上、管、改”的经历却是蓄意不让人学习的，因此

像我这样一个想悄悄学点东西的人，就被认定有“白专”倾向，毕业后回到原

地，除了在身份上取得“教师”的资格外，我觉得我学到的只比我插队五年间

自学所学到的多一点点。为此我感到十分失望，于是就渴望能上一次真正的

大学。

然而当真正的大学开始招生时，我却没有资格。我当时的心情极其沮丧。

１９７８年，新的机会又来了，谁也没有想到形势会发展得那么快。国家恢复研

究生制度，开始招生。我作为“文革”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被录取在南京大学历

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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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报考的是世界史专业，没想到考取了。从内心说，我确实不认为我有过本

科的经历，但又失去高考的资格，所以就只好背水一战，“跳级”报考了研究生。按

照当时“计划经济”的办法，我被分配给蒋孟引教授，学习英国史。主管的老师没

有忘记征求一下我们（共三人）的意见，我抱定主意：只要有书读，学什么都可以。

但平心而论，学英国史，我当时有点别扭：英国那么个小不点国家，有什么历史

好学？

后来证明我错了，一旦走进英国史大门，我就被完全吸引住了。英国在世

界上发挥过特殊的作用，而它的近代史，几乎涉及半个世界。不仅如此，英国又

是第一个走进工业化的国家，我读它的历史，就觉得有许多事怎么会那么眼熟，

就好像发生在我身边。我读着它就会联想起我所生活的中国，联想起我每天看

见和听到的事。我熟悉这些事，也了解这些事，相似的情景隐隐浮现在脑中，甚

至埋藏在我的无意识中。虽说它们形影飘忽，又发生在他乡异国，但我却能触

摸它们，似乎是“心有灵犀”。这种感觉让我很惊讶，因为英国和我相离万里，我

和历史又远隔经年，英国的历史怎么会让我感到熟悉，很多事就仿佛发生在身

边？我突然想到：历史和现实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它让人超越时空，感悟社会

最深刻的本质？

这种想法慢慢在我脑子里定型，我现在确信：历史与现实是分不开的，历史

是历史，它同时也是现实。这不仅是说，历史和现实有承继关系，历史是现实之

源；而且是指，历史在塑造现实，现实也在塑造历史；历史和现实是一双叠影，你看

到的历史必定是某种现实，而你看到的现实也一定是一种历史。从这个角度说，

历史与现实是同生同在的，历史规范着现实，现实也规范着历史。

这就是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但这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在“时”、“空”两个维度中，我们只谈了“时间”的维

度。在时间维度中，过去与现在互相叠映。但“空间”维度也提出同样的问题：空

间的距离会使历史分开吗？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历史，是否可以相互

叠映？

这就提出了历史的共同性问题，在这个标榜特殊性的时代，共同性似乎受到

围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自　　序 ３　　　　

不过我确信共同性是有的，只是有多少的问题。共同性的最小通约数是人，

我们都属于人类社会。

我最近看到一本书，那上面说：在农业文明出现以前———几百万年的时间

里———分散在世界各地、彼此间几乎毫无关联的人，呈现出惊人的共同性。是农

业文明将人类的共同性瓦解了：自农业文明产生的那一刻起，世界就日益变得不

同，“文明的差异”出现了，历史的共同性也日益缩小。但工业文明又逆转了这个

过程，直至今天再形成“全球化”。换一个说法就是：农业文明扩大了差异，工业

文明则倾向趋同②。我觉得它说得对。

按照这个思路，人类的历史总是有共同性的，而工业时代的历史会有更多的

共同性。若果真是这样，那么不同历史的沟通就有了基础，而跨国家、跨地域、跨

文明的历史思考就可以进行。换句话说，不同的历史可以互相为影映。

这就是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以上这些是我在学习英国史的过程中渐渐领悟出来的。我渐渐体会到：外

国的历史可以帮助中国人思考自己；而由于共同性的递增，外国的近代史会比古

代的中国史更有益于中国人思考现在的自己。

历史学一向有两个功能，一是复原过去，二是启示当前。在历史学领域中，

复原过去始终是一个迷人的目标，许多人为此奋斗不已。但历史的复原一定是

在与当代对话的过程中进行的，于是历史的当代意义即启发作用便隐藏于背

后，指导着历史学家的活动，而无论他们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是承认还是不承

认。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的历史学家都把“还原过去”和“思考现时”

融为一体，而东方史学和西方史学也一直坚持着两轨并举。不过在世界彼此分

割的时代，也就是在大航海和全球贸易尚未开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

代③，东方和西方———事实上是世界的各个地方———都只能还原各自的过去，思

考各自的现时，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并不存在。今天的世界却不同了，今天的

世界只是个“地球村”，彼此学习和借鉴已不可避免，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于是

在历史学的功能中，学习和思考的对象，就必须是全世界的历史。进而，在今天

中国追求现代化的现实背景下，外国史具有更直接的启示作用，因为外国的现

代化过程———无论已经过去或正在经历的，都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更多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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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在这方面，外国史承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对一个年轻幼嫩的学科而

言，却是一项沉重的使命。

尽管外国史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相对于它的使

命，却需要更大的努力。

① 所谓“上、管、改”是指“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学生是大学的主人，从

工厂、农村、部队来的“工农兵学员”担负着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使命，在这些使

命中，却不包括“学习”。那时的情况，现在的年轻人已很难想象了。

②Ｆｅｌｉｐｅ　Ｆｅｒｎｎｄｅｚ－Ａｒｍｅｓｔｏ，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ｅａｒｓｏｎ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２００７，参见该书第三章。

③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

卷，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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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

纪事
下面这篇文章完全是在无心之中写成的，当时我读研究生第二年，就英

国史而言，差不多仍是个门外汉。导师蒋孟引先生给我指定许多书，让我一

本接一本地看。看完一本，就和我谈一次，听我说说体会，谈谈读书心得。他

会作一些点评，但说得很少，基本上是听我说。隔一段时间，他会让我写一点

东西，无论是读书报告，还是短文，或者几节翻译，总之是要我“练练笔”，免得

不会写东西。

“论工业革命造成的英国社会结构变化”是一份作业，题目是我自己选的，

但要求写成小论文。作业做完后，交给先生以后就忘记了，但有一天他突然对

我说：你跟我去参加英国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吧，把这篇论文带去，算是会议

论文。我很高兴，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会后，《群众论丛》，即后来的

《江海学刊》，选了几篇文章发表，我这篇居然也被选上了，我感到非常意外。

无论是参加会议，还是会后论文被发表，对我来说都是突如其来的，我完全不

认为我的文章也可以发表，我至今都认为：那只是蒋先生让我做的一份作业。

论工业革命造成的英国社会结构变化

　　英国工业革命引起深刻的社会变化，这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这个时期经

济上的变化和政治上的变动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作一

初步的探讨。

一

工业革命前，英国社会有这样几个特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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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业仍然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人口的多数以土地为生，居住在

农村。交通落后，生活闭塞，充满田园风味。从表面看，仿佛与中世纪别无二致。

但在表面之下却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表现在贵族地主改变了剥削方式，而采用

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了。贵族中有些自己成为农场主和农业改革家；还有些把领

地划成小块，分块出租，造成大量中小农场和租地农业家。新型的贵族们雇工剥

削，发展农业技术，从中获取大量利润。由于土地的重要性，大土地贵族是全国最

富、最有势力的集团。例如纽卡斯尔公爵的收入一年不下十万英镑，小一点的土

地贵族，收入也在一万镑上下。为适应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议会从安妮女王时

期起，就通过一项项圈地法令，用暴力剥夺农民，使他们变成工资劳动者，或者离

开土地，造成大量自由劳动力。但此时土地尚未圈完，敞田制还大量残存，农民仍

可依照旧传统在田地上放牧拾草，弥补家计。

第二，手工业虽已发达，但除了炼铁、采矿，所有的手工业都是分散的，星星点

点，散布全国。城市很小，除伦敦之外，在现代人眼光中都只是乡镇。此时的手工

业，除了根深蒂固的行会传统外，最大的特点是商人控制生产。手工工匠从商业

资本家那里领取原料，进行加工，在一定期限内交回一定数量的制成品，并领取工

资。商人们还往往出租生产工具，折取租金。在这种形式下，工匠们表面上看来

各自独立，与中世纪无甚差别，实际上，产品已归商人所有，而散居各地的工匠只

是商人的雇工而已。

第三，商业是当时最活跃的经济部门。成百上千的内地商贩，赶着成群驮马，

在崎岖的小道上往返奔波，把原料和百货运进制造业区，又收走各家各户的手工

产品，运往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再由更大的商人转运出海，把英国资本

主义的触角伸向全球。如果没有商人这个活跃的阶层，英国一定还是四分五裂的

中世纪社会，绝无统一市场可言的。确实，在社会财富的阶梯上，除了大土地贵

族，就数商人最富。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要想发财，就必须经商。这几乎是颠扑不

破的真理。于是，重商主义理论盛行，商业“使富人的人数加倍增长，使地产比以

前大为值钱，并且在地产之上，又加上另一笔财产，它也和土地本身一样值钱”；商

业还带来“一个附加的帝国”①。当时人们就是这样看待商业的。

以上这些特点使贵族和商人控制了英国，他们互相融合，形成一个寡头集团。

有许多贵族从事巨额海外贸易，或参加伦敦的商业活动。他们的幼子则在东印度

公司任职；更有许多商人，拨出自己的红利，买下土地成为地主，作为政治上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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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石。婚姻的沟通更为频繁，经过几代人之后，地主和商人几乎不分彼此。正

如著名作家笛福所说：“商业在这里远不是与绅士不相调和的，简而言之，在英国，

商业造成绅士。因为，在一代或两代人之后，商人的儿辈或至少是他们的孙辈，成

了和那些出身最高、渊源最古的世家子弟一样卓越的绅士、政治家、议员、枢密员、

法官、主教和贵族。”②

但这样一个寡头统治的社会，却在蒸汽机的隆隆声中永久地结束了。

二

工业革命的结果，可以归结为三个比例的变化，即工农业比例、手工业和大工

业比例，以及城乡比例的变化。其中工业压倒农业、农业国成为工业国是最深、最

根本的变化。

工农比例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农业人口越来越少。１６９６年格雷戈里·金曾估

计全国５５０万人口中，农村人口４１０万，约占总数四分之三。阿瑟·扬１７６９年则

说：在英国这种“繁荣的国家里”，“全国的半数是在城里”。他提供的数字是：地

主和农民共３６０万，占全部人口的４０％略多，再加上教区贫民及教士等需要农业

赡养的人口，大约正是人口的一半③。这和金氏的时代已大不相同了。但到１９世

纪变化更大。据官方人口普查报告记录：１８３１年全国从事农业的共９６．１万户，

包括地主、农场主、自耕农和雇工，还不到全国总户数的３０％；二十岁以上的男

子，１８３１年有３０％从事农业，约４０％从事工商业（包括手工业），到１８４１年，就只

有２５％从事农业，而工商业的比例则增至４３％了④。《维多利亚地方史·白金汉

郡志》记载：由于该郡花边业发达，到１８００年前后，“在这个郡中已找不到任何妇

女为农业生产而劳动了”⑤。

从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来看，结论也一样。试看下面这张国民收入

表（单位：万英镑）：

农 林 渔 工矿建筑 商业运输 房　　租 国民总收入

英格兰和威尔士

１６８８年 １　９３０　 ９９０　 ５６０　 ２５０　 ４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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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 林 渔 工矿建筑 商业运输 房　　租 国民总收入

大不列颠

１８０１年 ７　５５０　 ５　４３０　 ４　０５０　 １　２２０　 ２３　２００

１８１１年 １０　７５０⑥ ６　２５０　 ５　０１０　 １　７２０　 ３０　１１０

１８２１年 ７　６００　 ９　３００　 ４　６４０　 １　７９０　 ２９　１００

１８３１年 ７　９５０　 １１　７１０　 ５　９００　 ２　２００　 ３４　０００

１８４１年 ９　９９０　 １５　５５０　 ８　３３０　 ３　７００　 ４５　２３０

　　再过二十年情况就更加突出了。这时工业部门的收入是农业的两倍还不止，

达２４　３６０万镑，商业和运输业也超过了农业，达１３　０７０万镑，而农业收入只有

１１　８８０万镑⑦。

就这样，在工业革命结束时，英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获得了“世界工

厂”的称号。

手工业和大工业比例的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大工业首先意味着蒸汽动力

和机械化。在这方面棉纺织业步伐最快。１８１３年英国有动力织布机２　４００台，

１８２０年就达１４　０００台了，１８２９年有了５５　０００台，四年之后，竟达１０万台；１７７５—

１８００年的二十五年间，瓦特和波尔敦在英国共安装２８９部蒸汽机，其中８４部是用

于棉纺织厂的⑧。但其他工业也逐渐采用蒸汽机。据统计，１８３５年英国和爱尔兰

有１　９５３部蒸汽机，此外还有１　２９７部水轮机⑨。随纺织业之后，一个个生产部门

都实行机械化，连动作最慢、困难最大的农业，也在１７９０年前后开始使用打谷机

了。到１９世纪五六十年代机械化过程基本完成时，手工织工在全国只剩下几千

人。另一方面，机械工业的产生可以看作是机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瓦特发明

蒸汽机的时候，几乎无机械工业可言，因而瓦特不得不亲自奔波，去修理他售出的

蒸汽机。但到了１９世纪，机械工人的力量就不可忽视了。１８２４年他们组织了一

个“蒸汽机制造工协会”，１８２６年又成立了一个“蒸汽机制造者职工会”，１８５１年他

们组织了第一个也是最富裕、最有名的所谓“新模范”工会———“机械工人混合工

会”。机械工业的产量增长也相当快，除满足国内需要外，出口迅速增加。１９世

纪２０年代取消机器出口的禁令后，仅七年中，出口量就从１８２２年的１１．６万镑增

至１８２９年的２５万镑，翻了一倍多⑩。

除了机械化，大工业还意味着工厂制产生，这是随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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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而出现的一种全新的工业组织形式。开始时工厂必须设在河边；随着蒸汽机的

使用它们可以不必受河流的限制，而在任何有煤炭供应的地方都能建造起来了。

这就引起工厂制的迅速发展。从１７７１年建立第一个工厂算起，到１８３５年全国已

有棉纺织厂１　２６２家，其中一半以上是在兰开郡瑏瑡。１８２０年时，手织工还几乎是工

厂织工的两倍（分别是２４万和１２．６万），１８４０年工厂织工已经是手织工的两倍还

不止了（２６万和１２．３万）瑏瑢。几千年平和幽静的田园风光，就好像碰见了阿拉丁

的神灯，一瞬之间无影无踪。英国突然烟囱林立，汽笛轰鸣。被逐出土地的农民，

被夺去饭碗的工匠，从四乡僻野蜂拥而来，一支庞大的队伍组织在工厂的屋顶之

下了。

工厂的出现使城乡比例发生变化。１７６０年时，除伦敦之外，只有布里斯托尔

的人口在５万以上。但到１８４１年，大伦敦人口２２３．９万，是八十年前的三倍；全

国１０万人口以上城市９个，５万以上２４个；在大小所有城镇中，以工厂为中心的

小城镇发展特别快。例如欧德姆从１７６０年的三四百人增加到１８３１年的３．８万

人，布雷德福从１８０１年的１．３万增加到１８５１年的１０．４万等。１８０１—１８３１年间

人口增加一倍以上的城市，大部分都是这一类新兴工业城镇，如博尔顿、伊普斯威

奇、普雷斯顿、斯托克波特……除这些新兴工业城镇外，人口增长迅速的就是利

兹、曼彻斯特等工业大都会了瑏瑣。就这样，随着工业的发展，随着工厂制的产生，

英国成了一个城市国家。中世纪的、乡村的、田园般的英国一去不复返了。

三

经济比例的变化很快就反映到政治结构上，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动。实际

上，工业超过农业说明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压倒贵族地主阶级；大工业挤垮

手工业意味着工厂主排挤商人对生产的控制，因而商业资本让位给工业资本；工

厂的兴起和城市的昌隆则表明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和壮大。但所有这些比例变

化都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８０年内，相当缓慢地完成的，因而政治上的相应

变化也就相当慢。对此切不可估计过高。

工业超过农业的结果，是把工业资本家推上了财产的顶峰。这个阶级的产

生、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是和工业革命的步伐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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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工业资本家可说在１８世纪２０年代就有了。当时托玛斯·隆伯利用

他兄弟从意大利偷运出来的捻丝机，在德文特开了一家使用水力的丝厂。１７１９—

１７３０年的十二年间，他积累了１２万镑财产并封了爵士。在他之后，资本雄厚的

工业家也时有出现，如罗巴克和加伯特１７５９年创办的卡隆铁工厂（第一部蒸汽机

就在这里试制），开办时就有资本１．２万镑，雇用工人１　５００名。但工业资本家真

正成为一个阶层，却是在阿克莱特建立克朗福德水力棉纺厂之后的事。

理查德·阿克莱特（１７３２—１７９２年）是理发匠出身。上半生穷困潦倒，几经

风霜。后来，他的发明天赋使他成了水力纺纱机的创始人。当时正是棉纺织业疯

狂扩展的时期，水力纺纱机的出现真可说是应运而生，因此阿克莱特也就成了天

之骄子。在别人资助下，他很快取得专利权，并且在克朗福德建立起全世界第一

个工厂（１７７１年）。他死的时候，留下六个工厂，５０万镑财产，在“十年的一瞬间从

一个不值五镑的穷鬼，成为拥有马车仆役的采地主，并买下了价值二万镑的地产；

而千百名妇女，当她们能得到工作时，就必须挨过那长长的一天，把那５　０４０码棉

线梳啊，纺啊，卷啊，为此她们只得到四五个便士，绝无更多”瑏瑤。在他死时，《绅士

杂志》说他留下的“制造厂其收入比大多数德国王公都要多得多……”瑏瑥

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有三个方面来源。首先，是那些工业革命的暴发户。这

些人多数未曾经商，更不是贵族，没有光荣的族谱和坚强的后盾。他们的祖父曾

种过地，他们的父亲破了产，他们自己则贫困潦倒，飘零半生。在工业革命的风暴

中，他们凭自己的创造才能取得发明专利，更凭精明的算计和心狠手辣开办工厂，

在社会财富的梯级上越爬越高，成为万人瞩目的首屈大富。保守党首相皮尔的父

亲曾经是个自由持有农，在圈地的浪潮中他眼看要遭灭顶之灾，就卖地投资。到

１８０２年，他已是雇用１２　０００名工人，每年向国家交纳４万镑国产税的大工业家

了。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也是在１７８９年借了１００镑作资本，后

来成为拥有１　６００多名工人的新拉纳克工厂的厂主的。铁业巨子克罗谢是一个

农民的儿子，空着两手逃离家庭，后来掌握了英国最大的铁工厂西法尔斯法，１８１０

年死时留下的财产值１５０万镑。这个厂原来的主人安东尼·培根以铁商起家，发

了大财，后来成为议员。培根还转卖过另外三家铁厂和一个大炮合同，并在默瑟

尔附近向塔波特勋爵租了４０平方英里的土地。在玻璃业，五家最大的玻璃公司

１８３３年共缴国产税２３．１万镑，其中艾萨克·库克森公司一家就缴６万镑。

但也有些贵族投身到工业革命的洪流中，成为英国工业化的开拓者。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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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最早开凿运河的是布里奇沃特公爵，他也是英国最大的煤矿主之一。弗利勋

爵死后留下每年获利７　０００镑的矿山、获利２１　０００镑的不动产和５０万镑的公债。

当然，贵族真正从事制造业的并不多或者说几乎没有。他们总是凭借手中的地产

成为矿主，或是投资于运河、公路、铁路等，坐取红利，很少去费经办工厂的神。另

一方面，本来控制手工业生产的商人或工场主就不同了。随着蒸汽机的出现，随

着大工厂的产生，他们本来经营的手工生产已经岌岌可危。他们只有两条路可

走：要么识得时务，采用机器，转成工厂主；要么被机器工业所排挤，落入完全经

商（如果资本充足）或完全破产的境地。总之，商人控制生产的局面是一去不复返

了。这就是大工业挤垮手工业造成的社会后果。

马修·波尔敦可说是手工业主转化为工业资本家的典型。波尔敦是个银器

商的儿子，年轻时发明了一种供上层社会使用的镶嵌带扣，使他父亲的商店大为

兴隆。１７６２年，他把厂子迁到梭和，成为欧洲著名的铁工厂，生产从仿古的赫丘

利与九头蛇象，到附有装饰品的小牙签，大受时髦社会的欢迎。１７６７年，他的产

品毛利从７　０００镑增加到２万镑，连俄国女皇凯瑟琳也买了他的货。但波尔敦真

正的事业却是资助瓦特制成蒸汽机。１７６９年，瓦特原来的资助人罗巴克破了产，

而第一台蒸汽机又试验失败，瓦特陷入深深的失望中，准备另谋生路。就在这时，

波尔敦不顾自己的经济困难而与瓦特签订了继续试验蒸汽机的合同，把这项伟大

的发明从绝境中拯救出来。１７７６年，试验成功了，而梭和铁工厂也就成了世界上

第一个蒸汽机厂，为机器大工业的诞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就这样，到工业革命完成的时候，一支工业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终于形成了。

他们中有白手起家的冒险家，有商人和工场主中的成功者，也有少数贵族中的有

识之士。这些人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与日俱增，终究成为民生国计的中流砥柱。

这可从国家税收的变化看出来。

“光荣革命”之后及整个１８世纪，国家的税收主要是三项：土地税、关税和国

产税。各项税收的多寡在平时常受到政府更替和政策变化的影响。所以要从中

看出各阶级经济力量的消长，只有看战时。因为只有战时统治阶级才会迫不得已

地基本按照财富的比例分配税务。这样我们看到奥格斯堡同盟战争结束的前一

年，１６９６年，土地税征收了２５２．８万镑，比关税和国产税加起来还要多；１７１２年，

西班牙王位战争的倒数第二年，土地税２１５．２万镑，仍然是最多的，关税１４８．１万

镑，国产税１８０．５万镑，土地税和关税加起来有国产税的两倍（莫忘记此时的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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